汪曾祺《文游台》：拳拳之心，赤子之情
文游台，是作者汪曾祺先生家乡高邮的一处名胜古迹。先生于离家多年后的一九九三年四月写了《文游台》这篇文章。
文章里先生回忆了自己清明上坟；对淳河瓜鱼的印象；初一十五泰山庙烧香拜佛和看戏的情景。家乡的风土人情，民俗风物一一展现。
虽然事隔多年，但经过先生的妙笔，一切都栩栩如生。特别是看戏一节，如闻其声，如临其境。先生对家乡的热爱之情跃然纸上。
先生写这篇文章的重点在文游台。
文游台是先生童年梦想开始的乐园。小学的时候，每年春游都要上文游台。趴在两边窗台上看半天，看到最西边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，心里就会酸酸的，甜甜的。
文游台也是孕育先生精神世界的地方。他在文中这样写道，文游台的出名，是因为这是苏东坡、秦少游、王定国、孙莘老聚会的地方，他们在楼上饮酒、赋诗、倾谈、笑傲。实际上文游诸贤之中，最感动高邮人心的是秦少游。笔触间虽然词句平实，但是对先人的仰慕之情却在字里行间渗透出来。
这里的秦少游就是秦观，少游是他的字，北宋高邮人，苏门四学士之一，被尊为婉约派一代词宗，官至太学博士，国史官编修。他“词写得好，为人正派，关心人民生活”，但是一生的遭遇却很不幸，后半生一直在迁谪中度过。这样的经历与先生的遭遇有太多的相似之处，也许是心里有太多的共鸣吧，这些人中先生最想写的人是秦少游。
先生写秦少游并不是要为他的遭遇鸣不平，而是为秦少游的文人气节所打动。
他对秦少游的评价是，迁谪生活，难以为怀，少游晚年诗词颇多伤心语，但他还是很旷达，很看得开，能于颠沛中得到苦趣。这是秦少游身上表现出来的文人气节，也是先生所敬仰和坚守的，写秦少游也是写他自己。所以，即使是一篇平平常常的记游文章，现在我们读来仍然真切感人，回味无穷。
另外，文章的最后，先生还由一段描写秦少游的传记资料，谈到了自己对现在的传记、历史题材小说的看法。先生提出，传记、历史题材小说要写得生动、真实，不要“空空廓廓，有事无人”，不要“注入许多观点，搔痒不着，吞蝇欲吐”，不要“胡说八道”。先生率直、坦诚的个性在这里表现得一览无余，即便经历过许多的苦难，也丝毫没有圆滑之气，先生对中国文学，对中国文化的拳拳之心，赤子之情令人敬仰。
汪曾祺与文游台

稼禾尽观/文

　　汪曾祺先生已经离世20年了，5月16号是他的忌日。

　　汪曾祺出生于高邮东头街上科甲巷。“东头街上”不在城东，属于城北，今天的人民路。沿路向东，离科甲巷不远，走到头就是高邮有名的古迹文游台。

　　文游台顾名思义是文人雅集的地方。北宋元丰7年，因为乌台诗案被贬的苏东坡接到调令，从边远的黄州移到中原地区的汝州，心情大好，在南京见了王安石，听说秦少游赴礼部试没考中，情绪不佳，就拐个弯到高邮小住。秦少游邀请孙莘老、王定国作陪，——孙莘老是黄山谷岳父，在当时是了不起的人物；王定国是东坡之友，乌台诗案受到牵连——四个人在文游台煮酒论文，畅叙友情。这是文游台的由来。四贤聚会之前，文游台南边已有一座泰山庙，一直比文游台更有名气，直到今天文游有台泰山无庙，老辈人还叫泰山庙。

　　汪曾祺潜移默化受到影响，也把那一带统称泰山庙。1995年秋我到北京采访过他，我的《汪曾祺访谈录》里有他说的这样一段话：“泰山神就是《封神榜》上的黄飞虎。黄飞虎管人的生死，具体是管人的死的，人死后先得吊销户口（笑）。人的善恶、所作所为，他清清楚楚。所以香火很盛。”

　　汪曾祺到泰山庙是去看戏。没有什么名角儿，也没有什么好戏。戏班子是“草台班子”，因为只在里下河一带转，也叫“下河班子”，唱京戏，唱徽调，演《九更天》、《杀子报》。

　　泰山庙反映在汪曾祺作品中的不少。早的在《鸡鸭名家》里提到泰山庙，那里斑鸠在叫，短松林成片；近的在《大淖记事》里，刘号长一伙人“把小锡匠弄到泰山庙后面的坟地里，一人一根棍子，搂头盖脸地打他。”泰山庙在发大水的年份水流湍急，以汪父为原型的《钓鱼的医生》王淡人，在身上绑了四根链子，让四个强壮的水手攥着，把他放到孤村里救人。由此可知，汪曾祺对泰山庙一带是有感情的。

　　泰山庙正殿的后面才是文游台。台基是个大土墩，土墩西是四贤祠，原来是个淫祠。淫的意思是过多过滥，把一些杰出人物神化，立祠祭祀。很难想象祠里立一个西门庆式的人物。令人费解的是，明人张綖诗《谒文游台四贤祠》却说得煞有介事：“蒲圻先生独好古，一扫陋俗隆高风；长绳倒拽淫像出，易以四子衣冠容。”汪曾祺怪蒲圻先生多事，说：“把淫像留下来让我们看看也好。”四贤都是大才子，四贤祠仍是个“淫祠”。

　　汪曾祺在文游台流连得比较多的是盍簪堂，欣赏秦邮碑帖。盍簪堂三面墙镶嵌28块石刻，25块是《秦邮帖》，取自宋四家里的苏东坡、黄山谷、米元章，也有秦少游、董其昌。汪曾祺每次来都带了薄纸，蒙在《秦邮帖》上拿铅笔磨蹭，把字“塌”下来带回家看，觉得很好看。《秦邮帖》对汪曾祺培养书法兴趣有帮助，今天盍簪堂有他撰书的一副抱联：“拾级重登，念重台杰阁几番兴废千载风云归故里；凭栏四望，问绿野平湖何日腾飞万家哀乐到心头。”

　　盍簪堂后面，土墩子最高的地方是文游台主建筑，上下两层五开间，开了很多窗。汪曾祺小学时“春游”都上这里，趴在两边窗台上一看半天。东边农田，视野辽阔；西边人家，最远可看到运堤上的杨柳，看到船帆在树头后面缓缓移动，心里有点酸酸的、甜甜的。

　　汪曾祺1981年后三回故乡两登文游台。1991年那次，文管会负责人请他题字：“嘉禾尽观”，准备制成匾额挂在东窗上方。因为西窗有李一氓“湖天一览”，汪曾祺说：“嘉禾的嘉应该写成庄稼的稼，稼禾才和湖天相对。”然后从容落笔。我本人非常喜欢汪先生这四个字，我的博客、微信公众号都是“稼禾尽观”！今天文游台东窗下稼禾已不可观，取而代之的是万家灯火，但“稼禾尽观”四个字却诗意盎然的在文游台一角静默地待着。

　　文游台有秦少游塑像、秦少游读书台；塑像东侧，汪曾祺纪念馆正在筹建，年内开放。汪曾祺的读者到高邮，将多一个缅怀的地方。

